盟友亦或中立：哈萨克斯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分析
马燕宁[footnoteRef:0] [0:  马燕宁，浙江财经大学哈萨克斯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为“第11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研讨会”参会论文。] 

摘要：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备受关注。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长期可靠的盟友，但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却未站队俄罗斯，两国反而在石油出口问题上出现纠纷。哈萨克斯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在官方表态、实际行动和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官方表态相对中立，实际行动偏于友好，在具体问题上适度博弈。哈萨克斯坦的复杂态度是国际局势、地区格局、国内情况和总统个人综合作用的结果。哈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平衡”，在对俄关系上，平衡自主与依赖的倾向，在对域外大国关系上，平衡各种多元力量。俄乌冲突为哈萨克斯坦所在的中亚地区局势带来不确定因素，中国应提高警惕，以经济互利共赢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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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极具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国家。它毗邻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位于贯通欧亚的大动脉上；它国土广袤，能源储量巨大，矿产资源丰富；它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总体稳定，是中亚地区的“领头羊”。对于俄罗斯来说，哈萨克斯坦对其战略意义仅次于东欧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俄哈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一段陆地边境线——6846公里，哈是俄南部天然屏障，同时又是南下影响中亚、南亚地区的桥头堡。今年年初，哈因液化天然气涨价而爆发了群众抗议，进而演变为骚乱。由俄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迅速果断派兵帮助哈镇压骚乱，这是该组织成立之后第一次向成员国派出维和部队。此前，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及2020年纳卡冲突中，吉国和亚美尼亚均寻求集安组织的帮助，但被俄以某些理由拒绝了。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哈盟友关系遭遇挑战：哈国领导人未曾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不向乌克兰派兵，拒绝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俄地方法院下令暂停哈石油出口“命脉”的运营；哈总统宣布退出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一反常态”令俄哈关系的未来陷入重重疑云。鉴于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重要的西部邻国，其外交的转变与调整值得关注。本文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哈萨克斯坦对俄乌冲突究竟持何种态度？俄乌冲突给哈带来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其外交的？俄乌冲突及俄哈关系对中亚地区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1、 俄哈关系：自主与依赖的微妙平衡
国与国为何联盟？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通过整理与分析中东地区国家1955—1979年间的历次联盟，得出结论：国家更多地是为了“制衡”威胁而结盟，而非“追随”引发危险的强者。当强国的意图无法被判定为是否有敌意时，国家可能会追随强者。[footnoteRef:1]沃尔特对联盟的假设适用于解释俄哈联盟，在俄哈关系史中，双方有两次结盟，哈方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威胁。而俄在双边关系中处于强者地位，当其展示出敌意，即侵犯哈萨克人重大利益时，后者会表现出疏远或反抗。 [1: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第179-180页。] 

俄哈第一次结盟发生在18世纪30年代，哈萨克汗国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外部受到中亚诸汗国及准噶尔人的威胁，因此选择俄国作为其盟友。[footnoteRef:2]俄国女沙皇安娜顺势将哈萨克小帐汗国纳入帝国版图，给予军事保护。第二次结盟发生在苏联解体后，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问题。在内忧外患条件下，哈高度重视发展与俄关系，积极参与俄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1991年12月，俄哈等11个原苏联共和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建立了独联体。1992年，俄哈等6个国家签订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2002年，集体安全条约升格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996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成立“关税同盟”；2000年，关税同盟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12年，统一经济空间全面运行；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至此，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俄主导的各类地区一体化进程——政治一体化（独联体）、安全一体化（集安组织）和经济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并且与俄一起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哈是除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三国外，参与了全部俄主导的一体化项目的后苏联空间国家，是俄罗斯长期可靠的盟友。 [2:  坎·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哈萨克斯坦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选择与俄罗斯结盟是由当时的地区形势、国内情况及领导人意志所决定的。从地区形势来看，后苏联空间呈现“一强多弱”的局面，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军事水平等指标来看，俄罗斯仍是区域内唯一强国，其他原加盟共和国相对弱小。大部分新独立国家不仅没能在既有国际机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没有能力组建新的架构，由此，寻求旧有联系甚至是依靠俄罗斯，成为国家发展不得不做出的决定。[footnoteRef:3]从哈萨克斯坦国内情况来看，俄哈在200多年中处于同一国家，双方地理相临，是“搬不走的邻居”。在经济上，独立初期的哈萨克斯坦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苏联时期的经济联系使得哈对俄加工业、轻工业产品较为依赖，此外，哈的能源运输须经俄领土出口至海外。在安全上，哈面临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威胁，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使其有能力维护邻国安全稳定，俄不仅有能力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也有能力提供核保护。从领导人个人意志来看，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他清晰地认识到维持与前加盟共和国以及与地区大国俄罗斯的联系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是欧亚一体化进程的首倡者与主要推动者，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便提出欧亚联盟的设想，认为除欧亚一体化外别无其他选择。[footnoteRef:4]俄对哈的依赖态度表示欢迎，俄面临融入西方尝试的失败以及北约东扩的威胁，重新加强与独联体国家联系成为俄外交主要目标，是重回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俄乐意提供军事保护，维护传统的经济、人文联系。 [3:  顾炜：《双重结构与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5，111页。]  [4:  马赫穆特·卡斯木别科夫：《领袖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纪实》，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年，第269页。] 

依赖关系——结盟以及哈成为受保护国、加盟共和国——是俄哈关系史中的主旋律。但哈萨克斯坦对俄政权并非一直持支持态度，摆脱苛政与依赖，争取独立与自主，是俄哈关系中隐含的旋律。自哈萨克小帐汗国臣服俄国后，俄开始了对中亚的殖民进程，并于19世纪上半页完成了对哈萨克中帐及大帐汗国大部分疆域的征服。俄国的殖民活动损害了哈萨克人利益，引发多次大规模起义。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中亚地区成立了“突厥斯坦自治国”，但很快被苏维埃政权消灭。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由于不满集体化政策，共和国内共发生372次大规模的反抗和起义。[footnoteRef:5]独立后，哈萨克斯坦采取了“去俄罗斯化”措施，比如，在国家重要部门中倾向于任命哈萨克人，推动哈萨克语的书写系统从西里尔字母转为拉丁字母，在公文书写中推广使用哈萨克语，减少教育体系中的俄语系统性教育等。 [5:  《哈萨克斯坦简史》，第242页。] 

对俄哈结盟史的梳理与分析可知，哈萨克斯坦为应对威胁而主动与俄结盟，对俄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强依赖。但哈一直对俄保持警惕，试图减少俄影响力，当俄侵犯其生存权、发展权时，哈萨克人倾向于采取反抗措施。因此，俄哈关系的规律是哈不断在自主与依赖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2、 哈萨克斯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
在俄乌冲突议题上，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表述相对中立，但实际行动偏于盟友性质，在经济、民族问题上与俄进行适度博弈。
（1） 官方中立表述
哈萨克斯坦官方层面有关俄乌冲突的表述总体是中立的，围绕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的表态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不派遣军队支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防部两次声明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第一次是在俄乌冲突的最初阶段，2月28日，哈国防部表示“尚未收到向乌克兰或任何其他国家派遣哈萨克斯坦军事人员的请求，因此不予考虑”，并称派遣军队的决定由议会做出，总统向议会提出建议；[footnoteRef:6]4月14日，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例行会议后，哈国防部再次表示“没有收到通过集安组织向乌克兰或任何其他国家派遣哈萨克斯坦军人的请求。根据集安组织关于维和活动的规定，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并征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向组织外派遣维和部队。”[footnoteRef:7] [6:  “Казахстан 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отправку военных на Украину - Миноборон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7月30日，https://ru.sputnik.kz/20220228/kazakhstan-ne-rassmatrivaet-otpravku-voennykh-na-ukrainu---minoborony-23143971.html]  [7:  “Казахстан не получал запросов об отправке военных на Украину по линии ОДКБ”，俄新社，2022年7月30日，https://ria.ru/20220415/kazakhstan-1783684018.html] 

第二，不参与对俄制裁。4月7日，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哈方不会参与针对俄罗斯的、有损俄方利益以及有悖于哈俄伙伴关系的制裁。他进一步申明本国对制裁的态度：除联合国授权的制裁措施外，哈方一贯反对将制裁作为在国际关系中向他国施压的手段。事实证明，任何形式的经济或政治制裁都不是解决国际纠纷和争端的最有效方式。[footnoteRef:8]6月1日，哈驻俄大使重申了哈不会加入对俄制裁的立场，并表示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哈最亲密的邻国和最重要的伙伴。[footnoteRef:9] [8:  “Казахстан не присоединится к санкциям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заявил глава МИД”，俄新社，2022年7月30日，https://ria.ru/20220407/sanktsii-1782369042.html]  [9:  “Посол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Москве исключил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страны к санкциям”，俄新社，2022年7月30日，https://ria.ru/20220601/sanktsii-1792283403.html] 

第三，不承认乌东两共和国独立。2月22日，在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天，哈外长特列乌别尔季表示，承认两共和国之事并不在日程范围内，哈方坚持国际法基础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footnoteRef:10]3月29日，哈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苏莱曼诺夫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我们没有也不会承认克里米亚或顿巴斯局势，因为它们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我们只尊重联合国层面的决定。”[footnoteRef:11]4月5日，特列乌别尔季重申，哈萨克斯坦目前既不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也不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footnoteRef:12]6月17日，哈总统托卡耶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现场访谈中坦言，哈萨克斯坦不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国家地位”。他指出了国家完整性和民族自决权间的矛盾，并表示“如果民族自决权在现实中得以实现，那么地球上将不仅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而是有500—600个国家，这自然会引发混乱。这就是我们不承认台湾、科索沃、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的原因。显然，该原则也适用于‘准国家实体’，也就是我们所谈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footnoteRef:13] [10:  “Отправит ли Казахстан войска на Донбасс в составе ОДКБ, ответил глава МИ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7月30日，https://ru.sputnik.kz/20220222/otpravit-li-kazakhstan-voyska-na-donbass-v-sostave-odkb-otvetil-glava-mid-22985341.html]  [11: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поддержку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Украины”，国际文传电讯社，2022年7月30日，https://www.interfax.ru/world/832659]  [12:  “МИД об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х санкциях: Важно, чтобы Казахстан 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для обхода санкций”，哈努尔新闻网，2022年7月30日，https://www.nur.kz/politics/universe/1963543-mid-ob-antirossiyskih-sanktsiyah-vazhno-chtoby-kazahstan-ne-ispolzovalsya-dlya-obhoda-sanktsiy/]  [13:  “Токаев заявил, что Казахстан не признает ДНР и ЛНР”，国际文传电讯社，2022年7月30日，https://www.interfax.ru/world/846857] 

第四，联合国投票中的立场。在联合国投票时，一国如对决议有异议，可以投弃权票；如认为决议事关本国重要利益或对决议公正性不满，可以投反对票。3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撤军。有141个国家赞成这一决议案，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3月24日，联合国大会批准了一项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敦促俄立即停火，哈萨克斯坦再次投了弃权票。4月7日，联合国大会就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格进行表决，哈萨克斯坦投了反对票。哈外交部解释其立场：“我们认为，通过这项决议无助于解决冲突，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有必要保持对话。暂停理事会成员资格需要获得透明、公正和专业的调查结果。哈萨克斯坦呼吁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客观、独立、全面的调查。”[footnoteRef:14]5月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织投票：是否对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进行调查，哈萨克斯坦又投了弃权票。[footnoteRef:15]哈参议院主席莫伦·阿什姆巴耶夫表示，在俄军控制乌城市期间发生的布恰平民大屠杀是“一场悲剧，需要进行国际调查”。[footnoteRef:16] [14:  “Почему Казахстан голосовал против приостановки членства России в СПЧ ООН, объяснили в МИ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7月30日https://ru.sputnik.kz/20220414/pochemu-kazakhstan-golosoval-protiv-priostanovki-chlenstva-rossii-v-spch-oon-obyasnili-v-mid-24191581.html]  [15:  “СПЧ ООН создал комиссию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возмож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Россией на Украине’，俄生意人报，2022年7月30日，https://www.kommersant.ru/doc/5348650]  [16:  “Казахстан воздержался при голосовании в ООН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од Киевом”，乌拉尔周报，2022年7月30日，https://www.uralskweek.kz/2022/05/13/kazaxstan-vozderzhalsya-pri-golosovanii-v-oon-po-rassledovaniyu-voennyx-prestuplenij-pod-kievom/] 

通过对上述有关俄乌冲突重要问题上哈方表态的梳理可知，哈官方对冲突持相对中立态度，并没有因盟友身份而偏袒俄罗斯。其中立态度的出发点是维护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呼吁通过外交和谈判的手段解决问题，并强调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2） 盟友性质的实际行动
判断一国对某事件的态度时，不仅要观其官方言论，也需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际行动。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在各领域联系密切而广泛，双方拥有成熟的制度性合作机制。在具体外交实践中，哈与俄政治上保持沟通，经济上推进合作，军事上加强交流，体现了俄哈盟友关系。
第1， 保持高层密切沟通，政治领域协商一致。根据俄总统网站的消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普京与托卡耶夫在双多边场合进行了五次会面（5月16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6月17日：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8月19日：索契会晤、10月12—14日：亚信峰会及俄罗斯—中亚国家领导人峰会），开展了6次电话交谈（3月2日、4月2日、4月29日、5月19日、7月12日、9月1日）。两国首脑频繁的互动说明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友好状态。两国领导人会谈内容涉及俄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信息，加强俄哈联盟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双边经贸合作现状，对乌克兰保持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的协议内容的一致意见。[footnoteRef:17] [17: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Казахстана Касым-Жомартом Токаевым”，俄总统网，2022年10月20日，http://www.kremlin.ru/] 

第2， 积极推动经贸合作，缓解俄受制裁压力。在俄受西方制裁背景下，俄哈经贸合作稳步推进。今年1—9月，俄哈双边贸易额达183.53亿美元，同比增长5%，其中，哈向俄出口59.08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哈自俄进口124.46亿美元，同比增长0.8%。虽然俄在哈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4%下降至18.7%，但俄依旧是哈第一大贸易伙伴国。[footnoteRef:18]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继普京之后发表演讲并指出，哈俄可将工业合作提升到全新水平，哈将为俄投资者提供具备相应基础设施的工业用地，并将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footnoteRef:19]7月4—7日，在叶卡捷琳堡举办的国际工业展览会上，俄哈签署了65亿美元的工业合作计划，两国企业达成了27项合同。[footnoteRef:20] [18: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и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и”，哈统计署，2022年10月20日，https://stat.gov.kz/official/industry/31/statistic/6]  [19:  “ЕАЭС должен активно торговать с Азией и Ближним Востоком – Президент Казахстана”，哈通社，2022年8月2日，https://www.inform.kz/ru/eaes-dolzhen-aktivno-torgovat-s-aziey-i-blizhnim-vostokom-prezident-kazahstana_a3945776]  [20:  “Новый этап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侧影周报，2022年8月2日，https://profile.ru/economy/novyj-etap-promyshlennoj-kooperacii-rossii-i-kazahstana-1117901/] 

此外，俄企可利用两国密切的经济联系，输入俄紧缺商品，有效规避制裁。6月28日，普京签署法律，规定平行进口商品进入俄罗斯合法。同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俄哈两国间的过境程序已得到简化，自哈可便利地转运俄市场所需商品：对于制造商已授权在俄销售的产品，但由于经济制裁无法进口，哈可成为进口替代渠道；对于制造商未授权的产品，可以在哈进行交付，由中间商改组后发往俄罗斯。[footnoteRef:21]某些期望规避制裁风险的俄企已迁至哈萨克斯坦，例如，俄罗斯摩托车生产商（Ural Motorcycles）将工厂搬至北哈萨克斯坦州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这样就能不受制裁地进口零部件和出口制成品，并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距离俄边境较近，是大型工业化城市，大部分人能讲俄语。[footnoteRef:22] [21:  “Параллельный импорт через Казахстан частично восполняет товарный дефицит”，生意人报，2022年8月2日，https://www.kommersant.ru/doc/5379671]  [22: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 мотоциклов "Урал" перенесет сборку в Казахстан из-за санкций”，俄新社，2022年8月2日，https://ria.ru/20220426/ural-1785431421.html] 

第3， 增强军事互信，深化军事交流合作。首先，高层会晤为推进合作奠定基石。6月24日，独联体国家国防部长在会上交流了对当前军事政治局势的判断，重申了他们对现代挑战和威胁性质的共同理解，并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军事合作的方案。[footnoteRef:23]其次，俄哈统一区域防空系统进一步完善。4月13日，独联体“区域安全—2022”联合防空系统指挥参谋演习在哈举行，军演主题是训练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统一区域防空系统部队，研究联合部队运行问题。[footnoteRef:24]哈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防空系统，但由于缺乏维持复杂而昂贵的防空系统的能力，大量防空导弹系统已退役，与俄合作有利于获得军事技术，使其防空系统免于崩溃。[footnoteRef:25]再次，军事技术合作持续推进。4月6日，哈国防部表示计划购买更多俄制武器，包括空中客车A400M运输机，以及苏—34战斗轰炸机和苏—39攻击机。[footnoteRef:26] [23:  “В Москве прошло 80-е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обороны СНГ”，俄国防部网，2022年8月2日，https://function.mil.ru/news_page/country/more.htm?id=12426441@egNews]  [24: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рошло учение объединё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ВО СНГ”，独联体门户网，2022年8月2日，https://e-cis.info/news/568/99729/]  [25:  “Досье: Но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оборо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欧亚专家网，2022年8月2日，https://eurasia.expert/dose-novaya-programma-oboronnogo-sotrudnichestva-rossii-i-kazakhstana/]  [26:  “哈萨克斯坦计划购买苏-34战斗机和苏-39攻击机”，哈通社，2022年8月2日，https://lenta.inform.kz/cn/34-39_a3919813] 

（三）经济、民族问题上的有限博弈
第一，构建绕开俄罗斯的物流运输路线。3月31日，哈萨克斯坦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签署了关于开发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四方声明，该运输走廊从哈港口出发，通过里海联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最终到达欧洲。四国还有意组建合资公司，以提高物流、运输服务质量。当一些公司出于反战情绪、支付问题或担心运输安全性而决定避开过境俄罗斯、白俄罗斯的线路时，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为他们提供了最为可行的替代方案。[footnoteRef:27]联通里海、南高加索国家、黑海，沿俄南部绕开俄的运输方案（TRACECA 项目）曾在1993年由美欧提出过，以减少中亚国家在运输方面对俄的依赖，但没有获得显著成功。[footnoteRef:28]俄乌冲突引发的制裁和对抗导致传统物流运输链断裂，促使哈另寻出口路线。这在降低哈对俄在运输领域的依赖的同时，削弱了过境俄线路的国际竞争力。 [27:  “中欧班列南通道货运量增长”，国际铁路货运新闻，2022年8月2日，https://www.railfreight.cn/%e4%b8%ad%e6%ac%a7%e7%8f%ad%e5%88%97/2022/04/07/%e4%b8%ad%e6%ac%a7%e7%8f%ad%e5%88%97%e5%8d%97%e9%80%9a%e9%81%93%e8%b4%a7%e8%bf%90%e9%87%8f%e5%a2%9e%e9%95%bf/]  [28: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ий маршру: сможет ли Казахстан обойти стороной Россию?”，欧亚脉动网，2022年8月2日，https://www.ritmeurasia.org/news--2022-03-18--transkaspijskij-marshrut-smozhet-li-kazahstan-obojti-storonoj-rossiju-59065] 

第二，积极寻求能源出口多元化。俄哈都是能源大国，在俄乌冲突中，俄希望将能源武器化，通过施压欧洲，动摇其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但哈企图抢占俄离开后的欧洲能源市场，摆脱在能源出口上对俄的过分依赖。7月4日，托卡耶夫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时表示，将增加哈萨克斯坦的能源产量，以稳定全球和欧洲市场的局势，声称哈可替代来自俄罗斯90％的石油进口，并邀请欧盟共同建设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footnoteRef:29] [29: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Шарлем Мишелем”，哈总统网，2022年8月2日，http://president.kz/ru/telefonnyy-razgovor-s-prezidentom-evropeyskogo-soveta-sharlem-mishelem-465120] 

哈萨克斯坦属于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又受到苏联时期遗留的影响，在能源出口上极为依赖俄罗斯。2022年1—5月，哈萨克斯坦出口原油的97%经俄罗斯港口出口，[footnoteRef:30] 其中80%的石油经里海管道联盟（CPC）出口。但今年俄罗斯屡次干扰这一管道的运行：6月15日，俄罗斯宣布在新罗西斯克海域发现了不少来自二战的未爆弹药，俄方将从20日起部分关闭港口石油输送设备；7月6日，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地方法院以技术问题为由，下令暂停里海管道联盟的输油管道运营30天。作为回应，7月7日，托卡耶夫主持召开政府会议时指出，将寻求跨里海石油出口通道列为国家的“优先任务”。7月8日，托卡耶夫宣布该国将退出1995年签署的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为安抚受刺激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法院于7月11日重新做出裁决，将暂停运营的判决改为20万卢布的罚款。7月12日，普京与托卡耶夫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至此，俄哈因石油出口问题导致的“兄弟阋墙”般的闹剧暂告一段落。 [30:  “能源部：哈萨克斯坦97%的原油通过俄罗斯港口对外出口”，哈通社，2022年8月2日，https://lenta.inform.kz/cn/97_a3953453] 

第三，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分歧。哈萨克斯坦一直对北部俄罗斯族人的分离运动抱有隐忧。在沙俄和苏联时期，大批俄罗斯人移民至哈萨克斯坦，1991年，俄罗斯族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第二大民族，占当地总人口的37.8%，哈萨克族只占42.7％。受苏联经济体制影响，北哈萨克斯坦州的工业经济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联系远比与它与哈国南方的关系更紧密。[footnoteRef:31]1994年，部分激进的俄罗斯族提出北哈萨克斯坦回归俄罗斯的诉求，随后爆发了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间的民族冲突。遏制北部俄族人的分离运动是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将首都由南部的阿拉木图迁往中北部的阿斯塔纳（现为努尔苏丹）的原因之一。虽然哈政府采取了移民回迁、鼓励哈族生育等措施，目前哈萨克族的比例上升至69.03％，俄罗斯族比例降至18.47%，[footnoteRef:32]但在北部一些地区，俄罗斯族人口占比依旧较高。 [31:  《哈萨克斯坦简史》，第270页。]  [32:  “哈国人口超过1912万，近7成为哈萨克人”，哈通社，2022年8月5日，https://lenta.inform.kz/cn/1912-7_a3949435] 

俄乌冲突爆发后，因不满哈萨克人的中立态度，在俄出现了一些含有威胁性质的声音：“哈萨克斯坦应该注意，很有可能就变得像乌克兰一样”，[footnoteRef:33]“应与北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合作，以施压哈政府”。[footnoteRef:34]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表示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他的理由是民族自决权的实现会使得国家数量不断增多，从而造成混乱。这是从哈国家利益出发，防范国内分裂势力，捍卫哈主权领土完整的宣言，但在部分俄罗斯人看来，这是盟友的“背叛”。因为外交承认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行为，承认意味着愿意接纳一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给予或拒绝承认是一国有效的政治武器和磋商斡旋中的重要砝码。拒绝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可以被视为温和的政治制裁，旨在“公开”表明反对立场。[footnoteRef:35]因此，托卡耶夫的公开表态难以被俄罗斯人接受。 [33:  “Еще оди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епутат пригрозил Казахстану случаем «как с Украиной»”，哈新时代新闻网，2022年8月5日，https://newtimes.kz/mir/151743-eshe-odin-rossijskij-deputat-prigrozil-kazahstanu-sluchaem-kak-s-ukrainoj]  [34:  “России надо лучше работать с рус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пригрозить прекращением транзита”，反法西斯网，2022年8月5日，https://antifashist.com/item/rossii-nado-luchshe-rabotat-s-russkim-naseleniem-kazahstana-i-prigrozit-prekrashheniem-tranzita.html]  [35:  克里斯特·约恩松，马丁·霍尔：《外交的本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第134-138页。] 

由此可见，当哈萨克斯坦重大国家利益（主要是主权领土完整和经济利益）受损时，哈采取与俄进行博弈的姿态。但俄罗斯，至少在高层，对哈释放了足够的善意，未令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博弈是有限的、可控的。
综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是复杂微妙的，在官方层面，哈政府保持中立，延续其“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在实践活动中，哈未主动采取有损俄利益的行为，在政治上加强互信，在经济上互利共赢，在军事上深化合作，表现出了盟友行为；在涉及本国重大经济利益与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与俄进行有限博弈。
3、 俄乌冲突对哈萨克斯坦内政外交的影响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下文将从国际、地区、国家和个人四个层次展开分析俄乌冲突对哈萨克斯坦内政外交的影响，进而解析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哈萨克斯坦持相关态度的原因。
（一）国际局势：俄西关系破裂 
俄乌冲突给大国关系造成的明显变化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以及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俄乌冲突既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危机的总爆发，也是俄罗斯与美国、欧洲之间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总爆发。[footnoteRef:36]俄西关系在中短期很难有转圜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担心与俄走得太近会遭致西方二次制裁，并且不得不更为依赖俄，甚至稀释本国主权。力挺俄罗斯的白俄罗斯遭到了西方的集体制裁，俄白联盟国家一体化进程加速，这意味着两国将组建联合政府和统一军队。而哈萨克斯坦珍视其主权独立，哈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自主是哈萨克斯坦最宝贵的财富”。[footnoteRef:37]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恐与西方过于接近会引发“颜色革命”并引起俄罗斯的反制。200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爆发的“安集延事件”令哈萨克斯坦增强了对西方渗透的警惕，采取了对外国非盈利组织的更严厉的限制措施。据普京所言，在哈“一月事件”中，存在着“乌克兰广场运动中的固有技巧，为抗议提供武力和信息支持，动用了组织有素且可准确控制的武装团伙，包括那些在国外军营受过训练的人”。[footnoteRef:38]此外，哈萨克斯坦在经济、安全领域极为依赖俄罗斯，两国在人文领域存在广泛联系，难以大幅倒向西方。当前，俄乌冲突的战局依旧处于胶着状态，局势尚未尘埃落定，俄西力量对比不甚明朗，哈萨克斯坦在官方层面保持相对中立是明智之举。同时，在百年大变局下，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对比虽以“东升西降”为大趋势，但目前总体态势仍是“西强东弱”。哈萨克斯坦因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必要谨慎处理与各大国关系，防止博弈失控危及自身，因此采取“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是保险之策。 [36:  倪峰，达巍等：“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第38页。]  [37:  “哈萨克斯坦总统国情咨文《新哈萨克斯坦：革新和现代化之路》全文”，哈通社，2022年8月5日，https://www.lenta.inform.kz/cn/article_a3912839]  [38:  “Сессия Совета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ДКБ”，俄总统网，2022年8月5日，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568] 

（二）地区格局：俄哈实力差距缩小
在后苏联空间地区层面，俄罗斯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军事力量上相较其他国家仍具有明显优势，“一强多弱”的地区格局难以撼动，不过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间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相对权力地位不断下降。表1中以每五年为周期，对比了近30年俄哈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进，两国原本较大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上世纪90年代初，俄GDP是哈的18倍，而最近5年这一差距缩小到9倍。哈萨克斯坦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使其有底气拒绝俄的要求，去追求符合本国利益的选择。
	表1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单位：十亿美元

	年份
	俄罗斯GDP
（平均值）
	哈萨克斯坦GDP
（平均值）
	比值

	2017-2021
	1637.8
	177.9
	9.2:1

	2012-2016
	1840.1
	197.5
	9.3:1

	2007-2011
	1550.8
	138.9
	11.2:1

	2002-2006
	624.2
	47.3
	13.2:1

	1997-2001
	287.6
	20.3
	14.2:1

	1992-1996
	415.5
	22.2
	18.7: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 https://data.worldbank.org


俄乌冲突与西方制裁使得俄罗斯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2年俄罗斯的GDP增速预期可能下降8.9%，2023年下降2%，而2022年哈萨克斯坦的GDP增速预期为2.0%，2023年为4.0%.[footnoteRef:39]虽然俄乌冲突给哈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也不乏机遇，例如，哈可以接纳离开俄罗斯的外国公司，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哈总统指出：“这是我们扩大中高端加工商品生产的好机会。”[footnoteRef:40]在欧洲禁运俄罗斯煤炭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增加了向欧盟供应煤炭，今年1—5月的供应量为150万吨，是2021年全年的两倍多。俄乌冲突爆发后，哈每月向欧盟出口的煤炭为35—40万吨，而去年4、5月份，哈向欧出口煤炭仅为6—7万吨。[footnoteRef:41]上述趋势将进一步缩减俄哈经济实力差距，这在地区层面会导致俄主导能力的削弱，哈的进取心与主动性有所增强。 [39: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世界银行网，2022年8月5日，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data]  [40:  “Токаев поручил создать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елокации уходящих из России компаний”，俄新社，2022年8月5日，https://ria.ru/20220714/kompanii-1802333492.html]  [41:  “Уголь на замену”，生意人报，2022年8月5日，https://www.kommersant.ru/doc/5480475] 

（3） 国家层面：经济形势恶化
俄乌冲突致使哈萨克斯坦经济遭受冲击。受苏联时期产业分工制度影响，哈经济至今在市场和原料供应上对俄罗斯存在较强的依附关系。俄长期是哈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1年，俄哈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2亿美元，对俄贸易占哈对外贸易总额的23.9%。[footnoteRef:42]截至2021年底，俄罗斯对哈累计投资达430亿美元，[footnoteRef:43]是哈第四大外资来源国。西方对俄实行的史无前例的制裁导致俄经济受损，哈经济也深受影响。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市场，哈本国货币坚戈在短期内大幅贬值，在冲突爆发前的2月22日，1美元兑429坚戈，至3月12日，美元兑坚戈汇率飙升到527，坚戈贬值幅度达22.8%。其次，由于哈萨克斯坦的运输物流网络与俄罗斯紧密相连，其货物在通过俄过境时遇到困难。而交通物流运输领域对哈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哈积极寻求多元运输路线，开发跨里海交通运输线，保障商品稳定持续地出口。再次，受乌克兰谷物出口困难及俄罗斯限制出口谷物、糖类的政策影响，哈出现粮食安全风险，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哈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今年上半年达14.5%，其中55.3%的通胀压力来自食品价格上涨。[footnoteRef:44]上半年谷物价格上涨27%；由于90%的食糖需从俄进口，糖价上涨60.5%。[footnoteRef:45]最后，俄罗斯是中亚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哈萨克斯坦有约7万名劳工在俄工作，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将导致侨汇收入下降，同时，国际支付系统撤出俄罗斯以及对跨境转账的限制也减少了哈的侨汇收入。 [42: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哈统计署，2022年8月5日，https://stat.gov.kz/]  [43:  “俄驻哈大使称2021年双边贸易将创新高”，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2年8月5日，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2/20211203227338.shtml]  [44:  “Нацбанк Казахстана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двузначную инфляцию на конец 2022 год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8月5日，]  [45:  “Рост цен на продукты питания достиг рекордных значений в Казахстане”，哈努尔新闻网，2022年8月5日，https://www.nur.kz/nurfin/economy/1972050-rost-tsen-na-produkty-pitaniya-dostig-rekordnyh-znacheniy-v-kazahstane/]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哈萨克斯坦一方面继续维持与俄的传统经济联系，一方面不断增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更好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第一，
向美国示好，避免二次制裁。4月4日，哈萨克斯坦驻美国大使阿什克巴耶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哈方致力于推动与美建设“扩大的战略伙伴关系”。5月19日，哈外长访问美国，双方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双边经贸合作，讨论了应对制裁的措施，在金融、农业、运输路线等领域促进合作。5月2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访问哈萨克斯坦，卢承诺任何反俄制裁都不会给中亚伙伴带来间接伤害。[footnoteRef:46]此外，哈外交部和美驻哈大使馆定期举办有关制裁的在线磋商，以减少美制裁对哈商业活动、银行业务和外贸的负面影响。[footnoteRef:47] [46: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тянули руку помощника”，生意人报，2022年8月5日，https://www.kommersant.ru/doc/5369342]  [47:  “Посол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США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Джо Байденом”，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8月5日，https://ru.sputnik.kz/20220409/posol-kazakhstana-vstretilsya-s-dzho-baydenom-24097288.html] 

第2， 哈经济合作重心进一步向亚洲和欧洲转移。今年1—5月，哈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间贸易额虽有增长，但对其贸易占哈总贸易额的比重由26.1%下降到19.4%（减少6.7个百分点），而哈与亚洲国家（主要指中国、土耳其、印度、韩国、日本）贸易额比重由32.2%上升至35.5%（增加3.3个百分点），与欧洲国家贸易额比重由31.9%上升至34.9%（增加3个百分点）。[footnoteRef:48]哈萨克斯坦积极开展同亚洲、欧洲国家的经济外交。5月10日，哈总统访问土耳其，并出席商贸论坛，两国公司签署了30份商业文件。[footnoteRef:49]6月8日，“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达成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各方将加强经贸投资与交通物流合作，包括欢迎建设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共同推动中亚国际产业合作中心、边境口岸的建设，发挥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潜力以及推广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投资平台。[footnoteRef:50]6月20日，哈总统访问伊朗，出席从哈经伊朗前往土耳其的跨境货运班列的首发仪式，两国还签署了农业领域合作协议，哈将向伊朗供应100万吨粮食。[footnoteRef:51]6月21日，哈外长出席“哈萨克斯坦—欧盟”合作理事会会议，双方谈及防止欧盟制裁对哈公司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相结合的问题。[footnoteRef:52] [48: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哈统计署，2022年8月5日，https://stat.gov.kz/]  [49:  “哈萨克斯坦总统出席哈土经贸洽谈会 邀请土耳其企业投资哈国”，哈通社，2022年8月5日，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931872]  [50: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联合声明"，新华网，2022年8月5日，http://www.news.cn/2022-06/09/c_1128727821.htm]  [51:  “哈萨克斯坦将从2022-2023年的收成中向伊朗供应100万吨粮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8月5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0621/1042042366.html]  [52:  “‘哈萨克斯坦—欧盟’合作理事会第19次会议日前召开”，哈通社，2022年8月5日，https://www.inform.kz/cn/19_a3946647] 

（4） 个人因素：继承传统与推动新政
哈萨克斯坦实行总统制，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托卡耶夫曾任外交部长、总理、上院议长，协同纳起草多份重要文件，是“多元平衡”外交的支持者与执行者。2019年托卡耶夫任总统后，依旧延续该外交政策。[footnoteRef:53]与此同时，托卡耶夫借推动新政之际，摆脱纳扎尔巴耶夫派系对政权的影响。3月16日，托卡耶夫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推动国家由超级总统制向拥有强大议会的总统制共和国过渡。这是对一月哈爆发的大规模骚乱的回应。托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一月骚乱”是抵抗改革者的图谋，一场旨在推翻最高领导层的精心策划的行动。事件发生后不久，哈政府高层职务调动频繁，属于纳扎尔巴耶夫派系的总理马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等要将均被换下。托本人则兼任了本来由纳终身任职的国家安全会议主席。6月5日，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公投，在法律层面巩固与保障了托卡耶夫的新政措施，同时，《首任总统法》失效，取消了纳扎尔巴耶夫及其近亲拥有的特权。由此，托卡耶夫结束了“双重政权”状态，增强了对政权的把控力度。由于政权收拢时间不久，加之国内严峻的经济社会压力，传统的三玉兹部落力量的博弈，俄乌冲突导致的在是否支持俄罗斯上的民意分歧，托卡耶夫必须十分谨慎处理对外关系，平衡域外大国力量，以免危及自身政权稳定。 [53:  傅简单：《托卡耶夫对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思想的继承与变革》，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25-36页。] 

综上所述，从国际局势、国内情况及哈总统个人因素上看，哈萨克斯坦在俄乌冲突上持中立态度有利于维持其传统的平衡外交，为哈国内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从地区格局上看，俄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使得哈在涉及其重要利益的问题上，具备与俄有限博弈的底气；而与俄在经济、安全、人文上的紧密联系限制了哈进一步离俄倾向，需要重视和维护与俄的盟友关系。
4、 结论与展望
俄哈在历史中已形成一种自主与依赖间的微妙平衡关系。这符合沃尔特的联盟理论，即国家因外部威胁压力而结盟，但在追随强国过程中，强国是否展现敌意，是持续追随与否的重要依据。在俄乌冲突中，哈对本国俄族人的分裂势力的担忧以及俄拿哈经济命脉——石油出口管道进行威胁，致使盟友关系出现裂痕。俄领导人及时释放善意，阻止了哈进一步离俄倾向。由于俄哈间存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文联系，并处以同一一体化机制中，哈在实践层面依旧表现出盟友行为。此外，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地缘位置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中心，哈不仅需要平衡与俄关系，更需平衡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因此，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哈的官方表态是相对中立的，并积极增强与美国、欧盟、中国、土耳其等世界或地区力量中心的关系，以期为本国稳定与发展创造最优外部环境。在可预见的将来，当俄西力量对比以及东方与西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的平衡政策将延续下去。
俄乌冲突是发生在欧洲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博弈，但博弈范畴不断外延至中亚，对中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影响。首先，中亚地区安全局势总体较为稳定。根据对俄外交周期的研究，目前俄处于外交积累期。[footnoteRef:54]这一时期俄外交的主要目标是收复失地，但为了达成目标俄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耗时较长，并且战争结果很可能是不胜不负，即使俄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在随后的外交谈判桌上会丧失部分权利，如果在战场失利，外交的胜利也不会让它失去更多。因此，在后俄乌冲突时期，俄罗斯实力不会大幅下降，欧亚大陆地区秩序不会出现重大分化与重组。恢复元气的俄罗斯将重新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与投入，中国在上合组织及“中国+中亚五国”框架下也将为地区发展与稳定贡献力量。中亚国家经历独立以来各种考验，控局能力增强，对各种隐患严加防范，具备较好抗风险能力。 [54:  马燕宁：《积累、扩张、收缩——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外交学院博士毕业论文，2021年。]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态势加剧，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不确定性。受冲突与制裁影响，在中短期俄罗斯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损害，综合实力有所下降。而美国趁俄忙于在欧洲的战略布局，加紧对中亚地区的地缘争夺。3月1日，美国在与中亚五国外长会上提出美军事基地或中转基地返回中亚地区的意愿，中亚五国感到“困惑不安”。4月12—15日，美国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提出美愿意继续对哈“民主化进程”提供支持，愿意与吉签署一项新的合作协议，开启两国关系在“民主权利”问题上的新篇章。5月23—2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率团访问吉、乌、塔、哈四国，特别提出要强化“共同价值观”。美在中亚地区加强价值观外交，其目的之一是在该地区遏制中国、俄罗斯。它秉持零和思维排斥其他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惯于以制造“颜色革命”的方式建立亲西方政权，阻碍中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有益合作，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再次，哈萨克斯坦的进取心与主动性将进一步增强，中亚一体化进程将加速。俄罗斯实力在短期内受到削弱，俄哈差距进一步缩小，导致俄对欧亚地区一体化的主导力下降。哈萨克斯坦拥有成为中亚“领头羊”的实力与雄心，能够在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7月7日，托卡耶夫在物流运输潜力发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哈萨克斯坦应继续保有在中亚地区的领头羊地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地区可信赖的物流运输枢纽。”[footnoteRef:55]同时，由于中亚五国经济与俄联系紧密，俄乌冲突对俄经济影响传导至中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预计，今年中亚经济或将萎缩4.1%。此前该机构预测中亚经济有望在本年度实现3%的增长。此外，中亚国家安全防务压力进一步增加。大多数中亚国家的防务依赖俄罗斯的支持，但目前俄因与乌冲突自顾不暇，造成中亚安全“空虚”。5月8日，塔吉克斯坦边境受到来自阿富汗的导弹袭击。17日，塔称境内遭到武装犯罪团伙袭击。7月4日，乌兹别克斯坦努库斯市发生骚乱，造成21人死亡。共同的危机加强了中亚国家间向心力。在7月21日举行的中亚领导人峰会上，五国领导人更多谈及共同需求，包括深化地区内合作，应对安全挑战，共建新的国际运输通道等。[footnoteRef:56]中亚国家一体化的加强，有利于深化经济合作、合力解决安全问题。对域外国家而言，与中亚集体展开合作有助于减少谈判成本，增加规模效应。 [55:  “托卡耶夫总统主持召开物流运输潜力发展专项工作会议”，哈通社，2022年8月5日，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952131]  [56:  “中亚五国元首会议倡议在区域建设新的国际运输走廊和交通设施”，北京日报客户端，2022年8月5日，http://bj.bjd.com.cn/5b5fb98da0109f010fce6047/contentShare/5b5fb9d0e4b08630d8aef954/AP62eb5107e4b0f805269343a3.html] 

[bookmark: _GoBack]最后，中国需要密切关注中亚地区安全局势，警惕地缘政治风险，同时以经济互利促进地区政治安全稳定，夯实友好关系基础。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事关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环境。面对美军撤出阿富汗，阿恐怖主义外溢风险，中国应强化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并加强军事技术、军事演习、人员培训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面对俄弱西进的大国博弈态势，中国应发挥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推动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促进安全与稳定。中国是中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国，是中亚能源资源的主要购买方之一，近年来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中亚国家愿积极发展连接中国与欧洲、中国与西亚的经济走廊，中国的经济腾飞对中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在强化经济、安全联系的同时，中国应尊重中亚国家的独立主权，支持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强加本国意识形态，不强迫选边站队，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打造中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
